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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茹志鹃的《阿舒》和《第二步》读书报告

茹志鹃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多以小见大，以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叙述见长，她于1961年4月19日作的《阿舒》和1961年12月18日的《第二步》通过对农村花样少女阿舒的成长故事进行叙述，展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青年的成长历程。

一、关于阿舒的“两步”

（一）人称的转换——由第一人称叙述转向第三人称叙述

从《阿舒》到《第二步》创作时间相差八个月，叙述的同是阿舒的故事，作者采用的叙述人称却由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转向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

《阿舒》很显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故事的叙述者是“我”，故事的参与者“我”是作为一名外来者进入叙述的故事之中的，关注到叙述人的身份问题，我们会发现关于“我”的信息有：

昨天，我到这个三小队来的时候，天已晚了。（第2段）

在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的小说，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中“我”有许多都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而大都带有国家公职人员的性质，是由上级下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本文中的“我”也未脱此窠臼，这里的“我”延续作家经常采用的女性工作者身份进入农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村少女进行更好的交流，真正窥视其心理流程的演变。

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于“昨天”到达故事的发生地三小队。叙述人都没有给发生地一个村名，其地域范围在这里是比村子更小的地域单位“三小队”，由此可见叙述者以小处入手进行故事的叙述。“我”作为一个下派工作者，故事的参与者，在故事叙述中展示的信息却是模糊的，并且作家并没有对“我”的信息给予明确的说明，仅仅通过一两句话就展示了“我”的身份特征，如：

“我老早知道你要来了呀！你姓茹，对吧？”（第9段）

“晚上给我讲故事，哦？我知道你有很多故事。”（第16段）

阿舒为什么会知道“我”老早就要来，“我”会很多故事，在文本中并没有正面揭示，作家省略了阿舒所知道的确切原因，以一个模糊地“神仙”概念来回答，这无疑是更令人困惑的，作家自始至终都没有揭露原因。从“我”住的地方在阿舒家隔壁以及农村老百姓，尤其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充满好奇心的心理特征分析，在“我”到来之前，她无疑是对要入住隔壁的人经过详细的了解的，因而她才能掌握“我”的信息，并对我充满关心，在“我”入住的第一天送来一碗碧绿的新蚕豆，改善“我”的饮食。

《阿舒》中阿舒由一名十七岁的学生转向一名参加生产的突击小组成员，跨出了自己的第一步，在《第二步》中，作者采取了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写当了小队会计的阿舒开始面对生产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迈出了第二步，时间跨度上更短，对于阿舒心理的刻画也更加细致入微。第三人称的叙述能全方位地展示人物的成长历程，对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无疑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试想在《第二步》中如果继续采取《阿舒》的叙述方式，以一位下派工作员的角度去关注阿舒的一系列心理流程，必不会如此的淋漓尽致，人称的转向也说明作家对于摸准作品人物心理具有娴熟的技巧。

（二）阿舒的两次转变

《阿舒》和《第二步》写阿舒的两步，即是阿舒的两次转变，第一次是由一名小学毕业生转向一名参加生产的突击小组成员，第二次是由满腹委屈的小会计转向经得起批评、意见，真正为群众服务的小干部。

阿舒的两次转变过程通过不同人的视野展示出来，所呈现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在《阿舒》中，作为故事参与者的“我”审视着阿舒的变化，她从一名喜欢听“有趣的”故事的小学生、能够有味道地找走失的鸭子的活神仙转变为一名组织突击小组参加生产者，这些转变都是通过叙述者“我”的话语展示出来的。《第二步》则是从全知视角去探知阿舒内心流程的演变，通过对其心理一步步变化的展露，穿插对往事的回顾，进而将一位小干部的转变进行展示。

审视两次的转变，我们很容易发现阿舒这两次的转变中，老支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位老劳动者对年轻劳动者的教育，老支书的称谓带有政治化的指向，阿舒所受的影响也很显然带有政治化色彩，并且所受的影响来源于一位在农村的政治生活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男性，这在话语权上体现出来的是男女的不平等，仍是男性对于女性生存的影响和支配。作为文本的主人公，老支书却又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是否是因为女性视野下对于男性姓名权的刻意忽视，亦或是以一个单个的老支书来指代千千万万个在农村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老支书们”，具有多重的意味。

二、文本中的人物

两篇文本出现的人物分别有：

1、《阿舒》中的人物：

女性：我（姓茹）、阿舒（开心果、活神仙）、阿舒娘、胡凤兰、突击小组的五个姑娘

男性：老支书、老农民田根公公、一个人、县委许副书记、一个壮年汉子

不确定：开会的人们、几个幼儿园里的小孩子

2、《第二步》中的人物：

女性：阿舒、夏奶奶、阿芹、阿舒娘、老赵娘、小赵媳妇

男性：老支书、隔壁小毛和同学、小赵

通过观察两个文本中的人物，《阿舒》中叙事情节围绕“我”、阿舒、老支书、阿舒娘这几个人物展开，他们叙述参与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对于他们这样的角色化人物即可称之为“主人公”。当然，除了他们之外，文本中还有许多符号化的“名称”，他们叙事参与的功能化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推动整个叙事的展开或起政治化的陪衬作用（如:县委许副书记、胡凤兰），或起诗意化的衬托（如：几个幼儿园里的小孩子）。《第二步》中的所谓主人公除了保有第一篇文本中的阿舒和老支书之外，没有了“我”的叙事参与，这一方面是由其人称叙述的转向决定的，另一方面则加入了夏奶奶和阿芹这样的老年和青年女性，为阿舒成长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展现提供了群众基础。

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两篇文本中，作为个体的女性都有确指性的称谓，而男性的出现则有“一个人”“ 一个壮年汉子”这样的无名称的指称，并且男性的称谓带有政治意味，如“老支书”“县委许副书记”等，这进一步说明在当时的农村社会中，男性占有绝对的政治地位，在作家笔下展示的仍然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教育，男性权力对于女性权力的控制。解读两篇文本中的人物，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人物始终没有出场，那就是主人公阿舒的父亲，这也就使我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样有两个女性的农村家庭中，为什么没有男性出现，她的父亲是去世？不在家？亦或是父母离异？两个女性一前一后成为干部，同在家里没有男性的限制是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文本中的重复

J·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第一章开头即指出：“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可见重复在小说叙述中的重要性。“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式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阿舒》和《第二步》作为作家所做的一脉相承的两部作品，无论是单个文本内部还是两个作品之间，重复现象都是非常多的，无论是人物、地点的重复还是仅仅是言语成分上的重复都是引人注目的。在这里，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这两篇文本中的重复现象进行解析：

（一）人物、地点的重复

两篇文本中人物的重复是不言而喻的，阿舒、老支书作为两篇文本的主人公，在两部作品中都承载着主要的叙事功能。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文本中几个重要地点的重复：

1、会场

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会议是描写农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两篇文本中，阿舒的转变也都和会议有着密切的联系，会场在这里也就显得极为重要。《阿舒》中的会场有阿舒家，还有公社的会场等，《第二步》中的会场有生产大队的会场，老支书的家等。会场将农民的日常生活同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是政治生活同生产生活的融合。在这两篇文本中，阿舒的转变同她所参加的会议是密不可分的，会场为阿舒的转变提供了地点的依托，也是阿舒参与到生产中，并在生产中一步步成长历程中重要的空间载体。

2、阿舒家

提到文本主人公，就不可避免要对其处所进行叙述，阿舒的家是有着木板楼梯的小楼，并且阿舒住在楼上，这也是对农村日常场景的一次展示，儿女多住在楼上，而父母多在楼下居住。正因为在楼上居住，文本中才能多次出现阿舒“从楼上滚下来”的场景，从而进一步突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阿舒》中“从楼上滚下来”的场景都是通过“我”的耳朵听来的，是从听觉的角度对这一场景进行的叙述，以声音传画面更能突出主人公性格的急切，年轻人的活泼。《第二步》则是对这一场景的直接展现“滚似的冲下楼来。”这是由于责任的驱使，叙述者从直接描述的角度对这一场景进行再现，将人物的特征展现的淋漓尽致。

3、老支书家

老支书家在两篇文本中各提到一次，《阿舒》中是老支书让阿舒去他家念书时提到了老支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老支书在说他家时没有用“家”这个字，而用的是“屋”字，“家”和“屋”一字之别，表达出来的意义却是不同的，“家”更强调的是由人所组成的家，而“屋”只是一个人物居住的处所，包含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老支书将自己的家称之为“屋”一方面是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另一方面则更显示在作为一个老干部的农村领导者的下意识中，管理好生产生活是占据其生活的主要位置的，这在《第二步》中得到了更好的诠释，老支书忙于在村中的每一个角落做好各项工作，但是反倒忘记关好自家的门，这一行为对于阿舒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屋中数目很多的凳子更是老支书随时随地组织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日常生活场景的重复：

 “鸟（没有）叫（了），鸡（没有）啼（了）”（《阿舒》）

“鸟没有叫，鸡没有啼，天还是黑洞洞的时候，我就醒来，专候那个要把我叫醒的声音。”（第1段）

以声音开篇，选取农村特有的声音写出日常乡村清晨人是由鸟和鸡的叫声唤醒的，这是对农村日常生活场景的书写，在这里所用的是否定的句式，以两个“没有”强调这次“我”醒来的异常，进而引出之后的叙述内容，这个异常带给我一系列的焦虑，难熬，以至于醒过来后闯入我意识的是“这都得怪老支书”，通过一个怪字反衬出“我”急于见到主人公的迫切心情。以动物的生理特征书写农村的清晨生活，具有典型的茹志鹃式的清新风格，使文本读来更为清新、自然。

值得注意的是，在之后的叙述中，还多次出现了以鸟叫、鸡鸣写天黑天明的场景，如：

不一会，天空发白。鸟叫了，鸡啼了，许多人家都开了门，一群群的鸭子也嘎嘎地下了河。（第7段）

第二天一早，鸟没有叫，鸡没有啼，天还是黑洞洞的，我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静候着阿舒下楼的声音。今天她们要干些什么名堂，一定会绝早起身的。可是鸟叫了，鸡啼了，天也亮了，隔壁还是没有动静，我只得起床了。（第128段）

第七段中的鸟叫、鸡鸣是对第一段的呼应，是第一段时间的延续之后直接产生的，也是叙述者焦急等待的结束，在这两段中间的叙述既有对往事（昨晚之事）的回顾，又有我当下听到的一系列声音，这些叙述将我同我所等待的声音联系起来，对于主人公的正式出场做好了一系列的铺垫。

第128段中前后两句间呼应，不同于第1段和第7段之间时间的呼应，同样是天未亮就醒来等待，在第一段等待的时间里，叙述者穿插了对前一晚之事的回顾以及对醒来听到的各式声音进行细致的描绘，而在本段中两个时间点之间的时间所做之事叙述者只是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同样的时间点等待同样的人并且都没有等到，在本段的叙述为后边所要揭露的阿舒是更早的起了床做下了很好的铺垫。

“鸟（没有）叫（了），鸡（没有）啼（了）”用日常生活经验对时间进行指示，这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于农村日常生活经验的把握，另一方面则使文本的叙述语言更富有清新的生活气息，作家对于此种叙述方式的重复运用也意味着她对于时间表现形式多样化的运筹帷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刻体会。

茹志鹃的《阿舒》和《第二步》没有她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等作品出名，至今也没有学者过多地关注这两部作品，阿舒只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千千万万个青年中的一个很小的缩影，她只是波澜壮阔的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寄寓着作家对于青年成长的殷切关怀和期望。笔者通过对其阅读掌握的只是其中很浅显的一部分，在今后的学习中定当更加深入细致地对其进行剖析、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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